
与产业工人大会组织干事的谈话 
托洛茨基 

许由译 

（编者按：1938年9月29日，一位美国产业工人大会的组织者到墨西哥访问托洛茨基，谈及当时美国工会运动的状况和前

瞻。这个谈话纪录最早发表在俄文的＜左派反对派通报＞上，当时二人的真姓名皆隐去，所以事后也无法知道那位组织者

的真名。这篇文章后来收在美国Pathfinder Press 1975年出版的一本＜托洛茨基论工会＞的小书中。） 

 

 

托洛茨基（托） 

组织干事（干） 

 

干：我们工会的政策是致力防止全面失业。我们把工作摊分给所有工会会员，而时薪不减。 

托：工人现在的总工资是从前的多少？ 

干：大约四成。 

托：那太不象话了！你们争得了按工作调整工时，而时薪不调整？
1
但是这不过表明失业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工人身

上。你们放过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必花钱解决失业者的需要，却让每个工人犠牲自己的五分三工资。 

干：你所言是有一点道理。但我们能怎样？ 

托：不是一点，而是全部道理所在啊！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害了长期而无法医治的疾病。你能够拿这样的希望来安慰

工人，说目前危机只是过渡性，不久将来仍会有繁荣新时代吗？ 

干：我个人没有这种幻想。我们圈中许多人都明白资本主义进入了衰落时代。 

托：这理所当然地表示明天你们工人只能拿到从前工资的三成，后天则只拿两成半。插曲式的改善，诚然是有可能

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曲线是走向衰落、退化和贫困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便已预

言过。你的工会，或者是整个产业工人大会，提出甚么纲领？ 

干：遗憾的是，你不知道美国工人的心理。他们不惯于思考未来。他们只有兴趣一件事：现在可以怎么干，立即

干。在工会运动的领袖中，当然有人清楚考虑到种种即将来临的危险。但他们无法立即改变群众心理。美国

工人的习惯、传统和看法拖了他们的后腿，限制了他们所能做的。所有这些是不能在一日内改变的。 

托：你是否肯定历史会给你以年计的时间让你准备？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有「美国」自己的步伐及其各个内部成

份。一个茁壮的机体虽从未患病，但到了某一点却可以迅速变坏。资本主义的分解同时表示了对民主的直接

和立即的威胁，而工会没有了民主就不能存在。举例说，你是否以为黑格
[1]

市长只是偶然？
 

干：不，我不这样想。最近我同工会职员开会谈过这个议题。我的意见是在每个州都已经有现成的反动组织，有时

打这个旗号，有时打另一个，并成为全国性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我们不用再等15或20年。法西斯主义可以在

三四年内征服我们。 

托：那么，你们……？ 

干：我们的纲领？我明白你的问题。时势是困难的。有必要采取一些重大措施。但我看不到合适的必要力量或必要

领袖。 

托：那是否意味不战而降？ 

干：这是艰难时势。我要承认大多数工会活动者看不到危险，或不愿去看。你知道我们工会在短时间有了超常的增

长。产业工人大会的头领们自然产生了蜜月心理，总把困难看轻。政府不仅看透了他们，甚至玩弄他们。他

们过去从未有这种经验，所以自然有点头脑发昏。在意乱情迷下是难有批判心思的。他们品尝着今天的快

乐，而不为明天担心。 

托：说得好！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你。但是产业工人大会的成功，是暂时的。这种成功只是这样的事实的症兆：美

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行动，已经从例行公事中突破，为了从可怕的深渊中拯救自己而找寻出路。如果你们工



会找不到新方向，工会将被辗成尘土。海雅市长比刘易斯
[2]

强大，因为海雅尽管有其局限，但他知道自己要
甚么，而刘易斯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你们的头领，一旦从「令人愉快的意乱情迷」中醒过来，才发现

自己身处集中营。 

干：可叹的是，美国的过去历史，它带来的无限机会，它的个人主义，都不能教会工人社会地思考。只消告诉你只

有百份之十五的有组织的工人来参加工会会议就够了。这一点是要考虑的。 

托：其余八成半的缺席者，会不会因为发言人根本没有甚么好讲给会员听而缺席呢？ 

干：嗯，这多少是对的。经济情况是这样，使我们被迫把工人向后拉，给运动施以制动器，要运动后退。工人当然

不喜欢。 

托：这正是问题关键所在。要责备的不是基层，而是领袖。在资本主义的古典时代，工会在经济危机时就会陷入困

境，被迫彻退，失去部份会员，花光储备金。但那时他们至少能肯定，在下一个经济上升期可以补偿之前的

所失，甚至得超过失。今天已经没有丝毫希望能见到这种情境。工会会一步步衰落。你们的组织，产业工人

大会，会像它迅速冒升一样很快崩溃。 

干：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托：首先要如实告诉群众。不能够玩捉迷藏。你当然比我了解美国工人。然而，我确信你是用旧眼镜来看他们。群

众比诸其领袖要无比地优秀些，更勇敢和坚定。产业工人大会迅速崛起这一事实，显示美国工人在战后的可

怕的经济打击下，特别是十年来的打击，已经大大改变了。你只消显出一点儿要建设较为战斗性的工会的意

愿，工人立即有反应，并给予你们非常好的和未见过的支持。你没有权利再投诉群众。怎样看所谓静坐罢

工？不是领袖想出这种方法，而是工人自己。难道这不是工人准备好采取更果断的战斗方式的无误讯号？海

雅市长正是静坐罢工的直接产物。可惜，工会最高层中没有一个像资本主义反动派那样有勇气从社会斗争的

尖锐化中作出勇敢的结论。这就是当前形势之锁钥。资本的领袖，比诸无产阶级的领袖，要无比地坚定，一

贯和勇敢。这些怀疑主义的、例行公事的官僚窒息了群众的斗争精神。从中就引发了法西斯主义胜利的危

险，甚至是在短时间内就胜利。工人不来你的会议，因为他们本能觉得你们的纲领不足，无关宏旨，毫无生

气甚至干脆错误。当每个工人都感到大难临头时，工会领袖还在老生常谈。我们必须找到能符合垂死的资本

主义的真实情况的那种语言，而不是同官僚幻想相符的那种。 

干：我说过我看不见有领袖。有不同的圈子，有小宗派，但我看不到有谁能够团结工人群众，虽然我同意你说群众

准备斗争。 

托：问题不在于领袖，而在于纲领。正确的纲领不仅能够激励及坚定群众，而且能够锻炼出领袖。 

干：你所谓的正确纲领是怎样的？ 

托：你知道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我的纲领有一个又短又简单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革命。但我不要

求工会运动的领袖立即采纳第四国际的纲领。我只请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从自己的情况，作出结论。为他们

自己，为群众，请他们只回答两个问题： 

（一）怎样把产业工人大会从破产与破灭中拯救出来？ 

（二）怎样把美国从法西斯主义拯救出来？ 

干：如果你是工会组织干事，你在今天的美国将会怎样做？ 

托：首先工会要把失业与工资的问题来个拨乱反正。按工作调整工时，就如你们所作的那样，是对的。人人都应有

工作。但按工作调整工时必须辅之以按实际情况调整工资。工人阶级不能容许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因为这

等同人类文明的毁灭。1929年危机前夜的最高周薪，应定为出发点。工人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并无消失或毁

灭；它们仍然在那儿。那些拥有和控制这些生产力的人要对失业负责。必须在所有工人中分摊工作。每个工

人的周薪不应低于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这就是工会的天然而必需的、刻不容缓的要求。否则它们将如垃

圾般为历史发展所扫走。 

干：这个纲领能够实现吗？这表示资本家的必然破产。这个纲领可能加快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托：当然，这个纲领意味要斗争而非投降。工会有两种可能前途，要么是耍耍花招，时进时退，然后撤退，闭上眼

睛及逐步投降，以防「惹怒」雇主或「挑起」反击。这是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工会领袖想从法西斯主



义拯救自己时所采取的方法。结局是你也知道的。他们割断自己的咽喉。第二条路是了解当前社会危机的无

情性质，并引领群众反攻。 

干：但你还没有回答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若工会提出激进要求，会引来法西斯主义的实时危险。 

托：我一刻也没忘记这个问题。即使没有出现激进要求，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已经迫近眉睫。它源自资本主义的衰落

及崩解。就算是工会的激进纲领的压力暂时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增强罢。我们必须就此公开向工人发出警报，

必须立即以实际方法创建特别的自卫组织。舍此并无他途！你不能靠民主法律，议案或宣言来救你于法西斯

主义之中，犹如你不能靠外交照会来拯救你于机动化部队之中一样。必须教会工人手执武器对抗资本的流氓

匪帮，以便保卫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前途。法西斯主义在毋须负罪责的气氛下，只会生长更迅速。若法西斯

主义每派出一队人马，工人就随时准备派出两队，三队甚至四队人马顽抗，那么这些法西斯主义英雄就会夹

着尾巴逃。不仅为了拯救工人组织，而且为了把伤亡减至最低，唯一办法就是及时创建强大的工人自卫组

织。这是工会最重要的责任，如果他们不想屈辱地被歼灭。工人阶级需要一支工人自卫队！ 

干﹕但前瞻怎样？最后分析起来，这种斗争方法会把工会引向何处？ 

托：很明显，按实际情况调整工时及工资，以及工人自卫队，都是不足够的。这不过是第一步。其为必要，只为了

保卫工人免于饿死或被法西斯党徒刺死。这一切都是自卫的迫切而又必备的手段。但单靠它们不能解决问

题。基本任务在于为一个较为公正、合理和优良的经济制度奠定基础，为一个能按所有人利益公平运用生产

力的社会奠定基础。 

    这个目标是不能靠工会的常规及例行公事等办法能够达致的。你很难不同意，因为在资本主义衰落的形势

下，孤立的工会连制止工人生活状况的再恶化也做不到。需要更果断和更深刻的办法。资产阶级控制着生产

数据和国家权力，但已经把经济引向完全而绝望的混乱。必须宣布资产阶级之无能，必须把经济交给诚实的

新手，也就是说，交给工人自己。怎样达到？第一步是很清楚的：所有工会要联合创建自己的工人政党。不

是罗斯福的党，不是徒具空名的「工人」党，而是工人阶级真正独立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自己周围团

结破产农民，小工匠和小店主。为此就需要向银行、托辣斯、垄断财团及其政治代理，即共和党和民主党等

等发动不妥协的斗争。工党的任务应包括把权力，全部权力拿到自己手里。然后重整经济。这表示要按照单

一的合理计划组织整个国民经济，其目的不是为了一小撮剥削者的利润，而是为了一亿三千万人的物质与精

神利益。 

干：我们许多活动份子开始了解，政治的发展是朝向工党前进。但罗斯福的民望仍太高，如果他同意第三度竞选连

任，那么工党的问题就要再延后四年。 

托：这就是领袖们只知仰望在上位者而不屑一顾在他们下面的民众所带来的必然悲剧。来临中的战争，美国资本主

义的衰败，失业与贫困的增长，所有这些直接决定亿万人的命运的基本进程，并不依赖于罗斯福的参选或其

「民望」。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在产业工人大会的一众高层职员中的民望，远高于他在失业工人中的民望。

顺便一提，工会之存在是为工人，而不是为这些高级职员。如果创建产业工人大会这个主意在这段时间鼓舞

起成百万的工人，那么，创建一个以结束经济混乱、失业及贫困，一个以拯救人民及其文化为己任的独立而

战斗的工党，这样的想法，定能鼓舞千百万的人。当然，进行有关工党宣传的鼓动家要立即用实际行动而非

空言去向群众表明他们不是罗斯福的选举代理，而是被剥削群众的利益的真正斗士。当演讲人是用工人领袖

的语言而非白宫代理的语言去讲话，那么，就有八成半人来开会，而剩下的一成半的保守份子，工人贵族及

钻营者才避开。群众总比领袖优秀些，勇敢些和坚决些。群众想斗争。对斗争施以制动器的是那些尾随群众

之后的领袖。这些领袖不过是借暗指群众的落后性来掩饰他们自己的犹疑不决、保守主义及资产阶级偏见。 

干：你说的很有道理。 

托：但让我们下次再谈吧。 

  



1 译者按：在摊分工作后，每个工人的平均总工时都减少了，所以尽管时薪不减，总工资还是大幅下降了。所以托洛茨基主张时薪应按工时
的减少而提高，才能维持工人原有的生活水平。这一点在他的＜过渡纲领＞中特别有一节谈到。 
[1] 泽西市市长，当时成功采取法西斯主义方法对付工人组织。──托原注

 

[2] 刘易斯是产业工人大会的创建人之一，1940年辞职。──译注
 


